
一度想当军人的张潍平，阴错阳差

地披上白大褂，成为妙手仁心的“人体

修理师”，为一个个患儿带来生的希

望。风趣幽默、外向豁达的他，是年轻

医生口中的“长辈”，一旦握上手术刀，

又成为追求极致的外科医生。

在年手术量超 3000台的北京儿童

医院泌尿外科，现任“掌门人”张潍平

大部分时间是在手术室度过的。忙，是

工作常态，却甘之如饴。

“小儿外科学无止境，到现在我们

依然每天都在进步。”张潍平长时间保

持着北京儿童医院临床科室的几个升

职纪录：最年轻的主治医师、副主任医

师、主任医师。他会毫不吝啬地夸其他

医生的手术做得“出神入化”，却总觉

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好。

视力问题无缘参军，
阴错阳差学医

出身军人家庭的张潍平，从小在部

队大院长大，对军人有一种特殊的情怀。

“那时候都觉得军人很厉害，我就特别想

当兵。”张潍平心心念念的军人职业，最

终因为视力问题与之擦肩而过。

大学填报志愿那天，父亲拿走他的

志愿填报单，临走前问他：“你想学什么？

军校上不了了，再想想别的。”“只要不

学医就行。”张潍平回答。当他看到父亲

填完的志愿填报单后，整个人都惊呆了。

“他给我报了一堆医学院，当时就想跟他

打一架，但实在怕他，没办法。最终我被

首都医科大学录取。”张潍平坦言，身为

军人的父亲，非常严厉，不爱夸人，说话

基本都是命令式的，父子俩沟通较少，关

系比较冷。尤其在这次志愿填报上，张

潍平曾对父亲多有怨言，直到自己也当

了爹，和父亲关系缓和后才得知，这件事

背后有隐情。

原来，当初老师来家访时，父亲曾

问过老师：“潍平这孩子能学啥？”老师

分析，张潍平数学不太好，文科很强，

适合学文。父亲又问：“他肯定不学文

科，除了这个，一个数学不好的孩子，

还能学什么？”老师的建议是学医。如

今回想起来，张潍平特别感谢老师的

建议和父亲的决定。

就这样，还不知道上述内情的张潍

平，憋着一肚子气开始了首都医科大学

的学医生涯。当时的首医只有两个

系———医疗和儿科，由于儿科男生少，

他就被分到了儿科。

1986年，张潍平毕业，“这一年毕业

的孩子特幸福，选择多，有的同学继续搞

专业，有的下海经商，还有的出国”。面对

众多选择，张潍平却没了方向，站在人生

关键的十字路口，倍感迷茫。

“胡老师，您说我将来怎么办？有些同

学出国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选。”“中国

的小儿外科大夫太缺了，而且中国的医生

不管走哪条路，将来都会有一个好结果。”

与时任北京儿童医院副院长胡仪吉教授

聊天的情景，张潍平如今依然历历在目。

这番对话，也让他做出了一个重要抉择：

做一名小儿外科医生。

结缘小儿泌尿外科，
获良师益友

五年的本科学习结束后，张潍平被

分配到北京儿童医院，第一站便是小儿

泌尿外科，并有幸成为中国小儿泌尿外

科学组创始人黄澄如教授的研究生。

黄澄如教授严厉、较真，几乎从不夸

人。用张潍平的话来说，治学非常

“狠”，看病、做手术、写学术文章都一

板一眼，科室里的“老人”都知道她的

厉害。

回忆起老师的严厉，张潍平甚至有

些哭笑不得，他曾眼瞅着白继武和梁若

馨两位老前辈被骂哭，而自己也没好到

哪儿去。“周四把你臭骂一顿，周五她

就忘了，我这情绪还没过去呢，她就叫

着我去八一湖里游泳了。”

几乎从不夸人的老师，对着自己说

出“信任”二字的那一幕，张潍平一直

记到现在。

2000 年 3 月 1 日，科室里收治了

一名有史以来手术难度最大的尿道外

伤患者，由当时 74岁的黄澄如教授主

刀。当张潍平做完其他手术准备回家

时，他顺道问护士：“黄头儿（对黄澄如

教授的昵称）下台了吗？”听到护士说

“刚做到一半”时，他有些担心起来。从

早上 9点到下午 4点多，黄澄如教授已

经在手术室 7个多小时了。

黄澄如教授看到张潍平走进手术

室时，问了句：“你干吗呢？”“您走吧，

我接着来。”张潍平清楚地记得老师的

表情有些无奈，调侃地对他说了句“我

都快疯了”。大约下午 5 点钟，师徒二

人顺利交接。直到晚上快 9点，这台大

手术才结束。

“孩子的外伤很重，黄头儿当时说

了句‘你敢接我就敢给，信任你’，真的

是她难得夸一次人。”张潍平说。

除了黄澄如这位良师，在小儿泌尿

外科，对张潍平影响最大的，便是黄澄

如的另一个学生———北京儿童医院泌

尿外科前任主任、现任外科教研室名

誉主任孙宁。在孙宁的身上，他看到了

一名医生对专业的极致专注。“他就像

一张白纸，特单纯，和老太太特别像，

全身心投入专业。”张潍平喜欢这样的

纯粹，自己也深受影响。

孙宁不爱说话，很安静，严厉起来

的眼神让人望而生畏，而张潍平却是

个外向、热情的人。但就这样两个性格

完全相反的人，成了挚友、兄弟。当张

潍平遇到难以释怀的事情时，他最喜

欢找孙宁倾诉，一个说，一个安静地

听。孙宁往往不会给什么建议，但张潍

平倾诉完了心里就畅快了。

孜孜以求攀高峰，
不断突破瓶颈

张潍平说，作为一名外科医生，必

须不断学习、追求进步。前辈白继武大

夫 70多岁了依然在进步；老师黄澄如

90多岁了还在看书学习；孙宁的手术

在他看来已经出神入化，还总是在琢

磨怎么才能做得更好。“善于学习总

结，多动脑”是他摸索出的经验。

1998年起，在腹腔镜远未普及的年

代，张潍平靠观摩、自学和悟性，自行摸

索并将其应用于临床。那时，国内整个小

儿泌尿外科做微创手术的人很少。“每个

人有各自的风格，我的手术风格应该更

像黄头儿，灵活多变，这条路不通了就换

一条，应变能力较强。”张潍平说。

外科手术中总会碰到各种难题，为

找到突破口，张潍平会在术后反复思

考。“手术不怕多，怕失败，一旦失败有

时候得好几天才能缓过劲来。10 多年

前，刚 40岁出头的张潍平第一次接触

大瘤栓，手术过程十分艰难，术后下班

回家，已经是深夜 11点多。一路上，他

边开车边琢磨，结果直接撞上了路边的

大树。“好在我的车结实。”说完，张潍

平爽朗地笑了起来。

不仅要忙手术，身为北京儿童医院

泌尿外科主任的张潍平，还要操心科室

的发展及未来。他坦言，他有成就感，

也有失落，“自己握着一手好牌，老觉

得没打好”。

“张主任风趣幽默，但不乏严厉。他

是军人的后代，对科室都是军事化管

理，下达命令就是死命令，在科室管

理、手术管理、科研等方面都非常严

格，说一不二。”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

科副主任医师梁海燕笑着说。

尽管科室临床已经做到国内顶尖

水平，但张潍平总有居安思危的紧迫

感。他不得不承认，在不断被同行追赶

的这条路上，要始终保持遥遥领先很

难，必须不断学习，加强管理力度。

张潍平说，30多年来，几乎没有太多

时间休息，一路奔跑着“上山”。“等我老

了，可能就回家抱外孙子享清福去了。”这

“可能”二字，或许正是他心中对这份神圣

职业割舍不下的情感的自然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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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潍平：一路奔跑着“上山”的“人体修理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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